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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丽的草原我的家

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     风吹草地遍地花 
彩蝶纷飞百鸟儿唱      一弯碧水映晚霞

骏马好似彩云朵        牛羊好似珍珠撒

啊 牧羊姑娘放声唱     愉快的歌声满天涯

牧羊姑娘放声唱        愉快的歌声满天涯

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     水青草肥我爱她

草原就像绿色的海      毡房就像白莲花

牧民描绘幸福景        春光万里美如画  
啊 牧羊姑娘放声唱     愉快的歌声满天涯

1979年，一曲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使德德玛红遍大江南北。2004年顾晶执导，由德德玛演唱的同名电视剧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,演唱过这首歌的有刀郎、黑鸭子组合、龚玥等。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谭晶翻唱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，收录于专辑《花儿这样红》中。谭晶，山西省侯马市人。我国著名的青年歌唱家，国家一级演员，总政歌舞团独唱演员。1998 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，随即考入总政歌舞团。现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、山西省青联副主席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、第十九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。2006年7月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生班，成为我国第一个通俗唱法硕士学位获得者。2009年5月入党。现在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研究生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沈亚威供稿）             
    一串凄婉的歌谣——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
《呼兰河传》是一部充满童心、诗趣和灵感的“回忆式”长篇小说。茅盾评价《呼兰河传》是“一片叙事诗，一幅多彩的风土画，一串凄婉的歌谣”。萧红用她绘画式的语言，娴熟的写作技巧，抒情诗的意境，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，造就了她的巅峰之作。
呼兰县城中粉坊的人，住在草房里辛苦劳作，却每天唱着歌；刚出生的婴儿，呆在零下十几度的磨房里，身上只盖了几条面口袋——就连这面口袋最后也被拿走了；婆婆有事没事痛打媳妇，用鞭抽，用针扎，用烙铁烙，理由只是：谁家的媳妇不是这样过来的呢？媳妇生病了，就乱吃偏方，直至推进开水缸内“洗澡”至死，邻居们见了也不过就是说：人死了，就像小鸡，蹬一下腿，   
就算完事。
多么的没心没肺！而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，好就好在这没心没肺上！《呼兰河传》就像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坐在门槛上，给你饶舌的讲述着她左邻右舍的不幸故事，在你看来全都那么悲惨，你不忍再听了，但她没有任何感觉，只管欢快的讲着——这，也许就是真正小说的艺术，就是艾略特所提倡的“诗歌，不是表达感情，而是回避感情”。  
萧红到底不是真正冷酷到底的人，她的一生，如自己所述，“总在追求自由与爱”。有爱，就有情怀。于是，在这表面的平静后，萧红却又不禁要慨叹，“满天星光，满屋月亮，人生何如，为什么这么悲凉。”在生龙活虎的描写完跳大神打鼓后，末一句也变成了：人生为了什么，才有这样凄凉的夜。
在《呼兰河传》里，萧红写出了一种不动声色的东西，在这种不动声色的背后，深藏了某种沉痛的东西。试想，当从汶川大地震的废墟中救出一个两岁的小孩，父母都死了，他被抱出来时，冲着救援人员咧嘴笑了，你会是怎样的感觉？
萧红写《呼兰河传》时，年正三十，避难香港，完成《呼兰河传》这部自传体小说不到一年，香消玉殒。时人评说：天妒英才，红颜薄命，这两样她竟都摊上了。
    临终前的遗言里，留传至今的是：留下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，不甘啊不甘！其实，在临终前她还另外说过：我要回家去……认错也行，磕头也行，求情也行，只要回家。
    如果只是对这世界充满冷静与悲凉，那还只能说在精神实质上，萧红得到了鲁迅的真传——所以鲁迅才说：她比谁都更有前途。萧红之不同于鲁迅，在于鲁迅看到了人生全部的黑暗和虚无，而萧红对家乡始终还有着温热的回忆。

张爱玲之后，“张迷”无数，仿张爱玲风格的写作者亦无数，萧红之后呢？无人再有她这等才情和风格了，也许，她的作品正如女诗人翟永明所说：写给无限的少数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图书馆推荐）
习作赏析

自我介绍：在茫茫人海中，你定然找不到我的身影。渺小的我何其平凡，只会沉醉于瑰丽唐诗，锦绣宋词。在漫漫人生路上，你定然看得到我的笑颜。乐观的我笑对人生，只会拾起该拾起的，放下该放下的。执一卷书，点一盏灯，品一杯茶，余韵悠长……

归来呦   高二（9）班张洁
暮色浓黑，床头晕黄色的灯光斜斜地洒下。朦胧中，耳畔传来了这样的呼唤：“回来吧，回来吧……”绵长、悠远，忍不住跌进了梦乡……
迷蒙的雾气遍布整个山野，随着旭日初升，渐渐消散。
在一片浓妆淡抹的绿意中，生出几丛矮矮的小平房，斑驳的红墙上，刻着岁月的痕迹，半面墙上爬满着的爬山虎。周围是略显突兀的褐色篱墙，上面点缀着零乱的满天星……这是哪里？怎会这般熟悉？
“丫头，回家吃饭啦！”这又是谁？谁在呼唤？
抬起脚向前迈步，我看见了茶花。哦，是了！是爷爷的家，是那片在我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净土。屋前广阔的田野，沉甸甸地翻滚着金色稻浪，田埂上是我们疯天疯地的身影，回头望，清晰可见那袅袅升起的炊烟和夕阳下被染得金黄的房屋……那样的温馨，那么的亲切！
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，后来，我不得不向这一切告别！告别了玩伴，告别了爷爷，告别了乡村，踏上通往城市的未知的旅途……
城市是那样繁荣。白天，高楼耸立，玻璃幕墙闪烁的光芒直逼人眼。夜晚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笼罩着，城市更显神秘。城市的同学，浑身上下冒着洋气。而从乡下来的我，只能努力又努力地融入其中。伙伴们天真烂漫的笑脸，爷爷的一声声呼唤，仿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驶，消失在记忆的天涯海角。
午夜梦回，泪水沾湿了枕巾。望着窗外零零散散灯光，不禁，伸出手，打开窗。抬头，望不见天空，只有高楼大厦投下的阴影；低首，一片光秃秃的水泥路面，只是路灯，也掩盖不了它的孤寂……忍不住想起了乡村的夏夜，繁星点缀在晴朗的夜空之中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只有虫儿还在不知疲倦地唱着小夜曲。心中油然而生一个想法：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看看……
周末，我回到了爷爷的小乡村。清澈的小河，宽广的田野，错落有致的小平房，还有那屋顶上的缕缕炊烟……像我当初走的时候一样，它们容颜依旧，等着我的回归。被世俗生活拖累、城市氛围禁锢的心，瞬时，轻松了不少。推开柴扉，满院的茶花盛开，香味弥散在整个鼻腔之中。“呀，丫头，回来啦！”抬头看，是满头白发却依旧硬朗的爷爷。鼻头一酸，泪珠像断了线的珍珠，一颗接一颗地滚落。
这才是我心归属的地方啊！没有尘世喧嚣，只有那一片净土，让我不论走出多远，都不曾迷失，都不忘归来。
归来呦……
教师点评：在钢筋水泥筑造起来的一个个巨型火柴盒中，人们像一根根火柴不停地燃烧着自己的生命。在疲于奔命的间隙，偶尔回首，记忆深处的故乡就会愈渐清晰，回归的信念便会愈加强烈。这篇文章则是表现小作者对自己记忆中的小乡村的人、事、物的怀念，语言恬淡、温馨，颇能引起大家的共鸣。（薛永娟）

自我介绍：同我交往过的人，都喜欢用“文静”之类的词语来形容我，我欣然接受，对于父母和生活赐予我对悲伤的敏感，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困扰，反而，这是一种幸运。抓住感情的起起伏伏，或喜或悲的生活，我独乐其中。在时间的眸子里，我还看得见自己安安静静，一副闲适的模样。

蝶，它知道  

 高二（9）班周诗静
残阳悲猿深谷，败菊枯叶鹧鸪；红枫黄蝶清渠，泪语哀曲独屋。佳人人远去，秋意最浓，唯有蝶，它在听我说话。
秋天的，那个蒙蒙亮的清晨，我来到了人世。你们告诉我，我是生在露珠初现、黄蝶徘徊的时候，那时的我止不住地啼哭，仿佛是觉得时间还有很多，多到像父亲您指给我看的天上繁星，又或是母亲您喜欢的晶莹水滴。那时，我离不开了你俩，但更多的是你们离不了我，我是因为对这个来来往往的世界还不太熟悉，而你俩呢？应该是太爱我的缘故吧。
我上学了，那是个初春吧，记得那时的草格外的青呢，我害怕过、犹豫过、哭闹过。我的小手紧攥着你俩的衣角，你俩拗不过我，只好坐在后头陪我听了两节课。你俩总爱在我慌乱的时候轻抚我的小脑袋，于是我呀，什么可笑的恐惧都不见了，那时我想：时间还太长太长了。以后上学的日子，你们就每天抚抚我的小脑袋，来驱散我所有的恐惧。就这样，你们放生的蝶总在我记忆里徘徊，日日夜夜，给了我爱和幸福。
但时间它有一双金色的脚啊，会不会有一个秋天会看不见蝶呢？你俩的身体像叶飘落，模糊在我所有的快乐之中？我也曾天真地问你俩关于生死的事，你俩又抚上我的小脑袋，没再说些其它的。我猜测蝶是不是牵着你俩的手，飞远，至宝蓝色的天海去了？那是个冷得可怕的地方，冷清得让人寂寞，那儿的月儿高悬，我却只能在地上倍思亲了，但愿你俩能将允诺给我的星星捎给我，有一天的梦中，我会看到星以蝶为坐骑，似羽毛似雪花，飘落、纷飞……
回旋的黄蝶，在我的心上停下脚来，为的仅是歇一歇满身的疲惫，我想没有一个人是看不见你俩对我的心疼的，哪怕，是一只蝶。只是可惜，唯独我不曾细细想过。蝶，背过身去，不再说些什么。不留情面地将我埋进，深深浅浅的爱里……

教师点评：
文中的蝶，是大自然中翩跹的舞者，是父母对孩子毫无保留的情意，更是躲藏在作者心中对父母的爱。尽管从未启口，从未承认，但是蝶，确是充当了传播爱的媒介。文章洋溢着浓浓的亲情，万千感激融入诗意的语言中，“抚摸小脑袋”的举动，从细节上体现亲情的伟大。  （薛永娟）

智慧让梦想与现实“交会对接”

余建斌
科技革命或许还在远方，但寻找突破的脚步每天都可以踏响。

如同孩子向往外面更大的世界，人类也从未磨灭“离开地球摇篮，扩大生存空间，向着宇宙更深更远处出发”的梦想。而航天事业，正是这一梦想与智慧的完美结合。

鼓荡着梦想与智慧的双翼，天宫一号成功进入预定轨道，中国人有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“太空之家”。然而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天宫一号的发射难度要小于随后的神舟八号飞船，即使此次航天试验中，真正的高潮也是在其后的两个航天器交会对接。但这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开始。天宫一号的升空让空间站梦想变得如此之近，它激发着我们对更广阔世界的想象，这是“走出地球”的必然一步，让人类用更高更全面的视角审视地球和自身。

　  在追逐“太空驻留”梦想的路上，中国还是追赶者。1966年，美国两个航天器完成世界上首次在空间的交会对接；1971年，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个空间站。而此次交会对接完成，距离我们的空间站完全建成也还需近10年。

奋力追赶的过程，是一次又一次的飞跃和进步。1992年，中国载人航天起步；2020年前后，将实现空间站长期驻留太空。这30年，不仅是空间站和航天技术自身的飞跃，带动突破的还有众多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进步。

梦想与异想的最大区别，在于是否筑基于智慧。这种智慧表现在我们怀揣梦想，却赋予其审慎而理性的内涵。踏实地选择一个准确的战略方向，踏实地沿着这个方向做好积累和提高，一点点量的积累，可能就孕育着巨变。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来者，也许这是更加切合实际的做法。

这也正是让梦想与现实“交会对接”的智慧。我们冀望的飞跃，同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质的变化来自量的积累，一飞冲天也离不开每日振翅的练习。那些一下子推动世界天翻地覆变化的想法，不是科学，是科幻。

就中国航天来说，每一次突破都来自于漫长的积累，而时间是衡量这种积累的刻度。东方红一号卫星1958年上马，1970年才发射成功，用时12年；神舟飞船1992年立项，1999年神舟一号无人飞船上天，2003年神舟五号才把航天员送上了天，用时11年。没有卫星、飞船和交会对接技术的成熟，就不会有空间站的建立。这一次次的积累和突破，才让我们能一次次为飞跃而自豪。

今天的中国科技，已经写下很多“迟来的飞跃”。中国人进入太空、卫星探月、载人深潜器入海5000米……梦想正慢慢地一个个化为现实，补齐中国科技整体水平的短板。而这些，也必然为重大科技革命铺就基石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科技革命或许还在远方，但梦想和智慧的双翼却已然鼓荡，寻找突破的脚步，每天都可以踏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来源《人民日报》，缪爱明选编） 
















